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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理由：
沉甸甸的历史感，不仅是对参展者本人艺

术脉络的梳理，更是通过个体精神对城市文脉
与艺术节点的高级回望。3 月 1 日至 8 日，青
岛画院美术馆开展的“幽深淡远——蓝立克
美术作品展”将引领参观者开启一次“回望”。

本次展览由山东画院、山东省中国画学
会、青岛市文联主办，青岛画院、青岛市美术
家协会、青岛市中国画学会、青岛大学艺术学
院联合承办。

蓝立克是山东山水画领域极具影响力的
老艺术家与代表性人物，1939 年生于青岛，
是青岛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中国写意山水画院院长，曾荣获中国
文联授予的“中国百杰画家”称号。作为深耕
艺坛八十余载的老艺术家、美术教育家，他自
号“心源斋主”“浮山翁”，始终坚守“外师造
化，中得心源”的艺术追求，在继承黄宾虹、石
涛笔墨精髓的基础上，融北派山水之雄浑、南
宗笔墨之灵秀，形成独树一帜的“蓝家山水”，
成为当代山水画坛承古开新的典范。

本次展览系统梳理了蓝立克的艺术历
程，展出的山水画作品 120 余幅全面呈现
出这位老艺术家数十年的笔墨探索与艺术
境界。 崔 燕

分享理由：
1919 年 ，

以徐悲鸿、林风
眠为代表的艺
术家奔赴法国，
系统学习西方
艺术，推动中国
美术从传统走
向现代，开启了
20 世纪中国艺
术家留法的热
潮，其中涌现的
吴 作 人 、刘 海
粟、潘玉良等人

在艺术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留法艺
术家”群体也被誉为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
者。怀着对历史的敬意，江苏大剧院2025年
推出了舞剧《春之祭》。

该剧以斯特拉文斯基原版舞剧 1913 年
巴黎首演事件为时间坐标，聚焦20世纪上半
叶中国青年艺术家在西方求学与艺术探索的
历程。该剧塑造了林风眠、徐悲鸿等艺术家
群像，通过鲜明新颖的舞蹈语言、丰盈的诗化
意象将时代与个体命运交织在艺术世界中，
勾勒出一幅深邃而复杂的现代图景。

近年来，江苏大剧院推出的原创民族舞
剧《红楼梦》席卷了整个演出市场，展现了新
时代中国舞剧的独特魅力。3月13日、14日，
江苏大剧院再次造访青岛大剧院，新作《春之
祭》以中国美学精神解读斯特拉文斯基的现
代主义杰作，也让岛城观众在对艺术史的凝
视中感受视听震撼。 米荆玉

分享理由：
百年糖球会，今朝更好看。当五百年的

传统庙会遇上新潮的瑞马食集，四方机厂
1900 园区正在上演一场跨越时空的味觉与
文化狂欢。

记忆中的老青岛糖球搭配创意十足的汉
堡咖啡；非遗美食的匠心传承遇上现代美陈的
艺术表达——这里不只是一场美食集市，更
是一次传统与新潮的深度对话。漫步其间，舌
尖可以尝到岁月的甜香，眼前则是马年版画展
的艺术冲击，耳畔还有持续十小时的音乐律
动。文创市集里，全国各地的手作好物与非遗
文创交相辉映，让文艺青年流连忘返。

无论是遛娃的家庭，还是独自寻味的美
食达人，都能在这片老厂房新生的空间里，找
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年味与惊喜。不妨带上味
蕾与好奇心，来四方机厂感受一场不一样的
糖球会。 刘 硕 文/图

舞剧《春之祭》
致敬艺术大师

博大精深 弦歌不辍

当咖啡遇上糖球
■秧歌团团长李艳和学秧歌的孩子们。刘 硕 摄

春节前，电影《翠湖》主创见面会在青岛西海
岸电影城举行。这部荣获2025年上海电影节

“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影片、丝绸之路电影节最佳
影片等重要奖项的影片，凭借温情内敛的风格和
独有的昆明调性打动了全国影迷，成为2026年
开年以来讨论度最高的文艺片。

片中，外公谢树文在失去相伴多年的妻子
后，渴望开启一段新的感情，期盼得到女儿的理
解与认同；辗转于三个女儿的家庭之间，老人的
楔入让家庭关系多了一重视角，也多了一层黏
合。影评人称赞《翠湖》“结合旧传统和新视角去
讲述一段家庭历史”，而影迷评价它为“年度最走
心的电影”。

在青岛见面会现场，青年导演卞灼以坦诚温
和的方式与影迷深入交流。卞灼表示，这部电影
的缘起是翻看外公留下来的日记，第一页第一句

“元勤，我好想你”触动他拍摄了这部电影。外公
对外婆的深情、跟三个女儿的关系被投射到电影
里，而滋养昆明人的“翠湖”也不动声色地“入
戏”——湖水、岸边公园乃至湖面倒影都成为角
色的心理空间，外公与“胖胖”的心事都藏于平静
的湖面之下，于无声处尽显深情。

在节奏飞快、喧嚣浮躁的“快时代”，我们究
竟需要什么样的“慢电影”？《翠湖》给了一个精彩
却不喧嚣的答案。

凝视《翠湖》，心海镜像

记者：看《翠湖》这样一部电影，感觉对“家
庭”的理解更深了一层。这部片子里，外公和三
个女儿的关系亲密，也有不得不“欲言又止”的地
方，让影迷能找到现实中跟自己的对应。您是怎
么看待片中呈现的家庭关系问题的？

卞灼：我记得小时候过年，每次都有二三十
个家庭成员。不过，我在每年聚会时都要重新认
一遍他们。后来随着家里老人离开，我们逐渐从
二三十个人，变成十个人，六个人，三个人，到现
在完全“原子化”。我们都有自己的事要做，甚至
过年的时候，一个小家庭都没办法待在一起，这
是我的一个遗憾。

其实，这部影片脱胎于我外公留下的一本日
记，从他的角度记述了很多我看不到的东西。他
在世时，我以为他是一个不太开心的人，没想到
的是，他内心一直在默默关注着我们的家庭，关
注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心理状态，这给了我蛮多
震撼。因此，我就想拍一部电影。

《翠湖》并不是在重述他的痛苦，因为我觉得
他在记述痛苦的时候，并不是要去追寻痛苦。我
想借这部电影替他说出一些当时没说的话，也替
我们家里人包括我自己说出一些在那个时期没
有来得及说出来、错过就很难再去表达的一些东
西。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部弥补遗憾的电影。

记者：您是摄影专业出身，在《翠湖》里展现
出精妙的摄影技巧，对镜面的运用、对框架的运
用都非常精彩。我记得有一款海报采用了外公
给外孙染发的画面，那个镜头一下子突破了祖孙
之间的隐形隔断，能介绍一下您的创作考量吗？

卞灼：昆明的阳光其实很不一样，它非常通
透，暖而不灼人。我希望在影片里能够强调这方
面的感受，我让亮的地方更亮了一些，暗的地方
更暗了一些。

在外孙染头那场戏中，其实最重要的是他们
因为身份错位而产生的情感流动。我觉得非常
迷人，某种程度上来说，有一种叫作神性的瞬间
在场景里发生，我用了一个稍微过曝一点、高光
的感觉，整体偏黄的色调来营造这种氛围。

门框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片中大部分人都
是处在框里的，而“染发”那场戏是里面少有的几
个移动镜头，机位缓缓地往前推，那个框在逐渐
变大。如果我一直推到底的话，那个框其实就消

失了。某种程度上来说，影片到那个时候，他们
应该已经从自我的某种束缚里走出来了。在设
计上，我其实是强调了昆明这个地方颜色的丰富
性以及它阳光的独特性。

记者：《翠湖》里，湖拍得不仅美而且有内涵，
把角色内心的波动外化在观众眼前。这样一个
湖对本地人来说有一种生活母题的意义？

卞灼：《翠湖》这个片名来自昆明的中心花园
“翠湖”。和其他城市的中心公园不太一样，它是跟
着昆明市民文化一起成长的——最早是滇池的一
部分，后来围海造田留下一个小水洼，昆明人围绕
这个水洼繁衍生息，现在成了昆明市的中心花
园。对昆明人来说，它承载了很多记忆和情感，“有
心事就去翠湖走一走”。以前和家里产生矛盾时，
我会习惯性去翠湖消化情绪；我是影片里胖胖的
原型，胖胖在翠湖埋葬了自己的前途，而我小时候
在那里“埋葬”了我的初恋。翠湖对我、对昆明人来
说意义非凡，不仅是物理空间坐标，更像是精神港
湾，对我而言也代表着家的印象。

观众看到后面其实已经不是在看《翠湖》了，
而是在看自己的家、自己的生活，这也是我创作
初始想要达成的目的。之前拍的是昆明很小的
中心公园翠湖，最后那个看起来像海面的镜头，
其实是更大的滇池。我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从
一个小家庭扩展到更大的社会，从一个小湖延伸
到更大的湖，这和我的叙事逻辑是一致的，也是
我创作上的一个小小野心。

庶民叙事，回望时代

记者：资料显示，您在旧金山艺术大学学的
是电影专业，对好莱坞电影环节比较熟悉。这几
年，韩国电影与网飞的合作也遇到了电影产能的
问题。我想问一下，电影创作是好莱坞这种视效
科技突破模式是对的，还是韩国电影这种跟流媒
体合作的模式是对的，或者说有其他的方式？

卞灼：我主要是在创作端，并不是一个专业
的电影出品人，但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目前不
仅仅是中国电影，全世界的电影产业都遇到了问
题。韩国已经是亚洲电影工业最强的国家之一，
情形也不乐观。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性的冲
击。当短视频让观众在手机上获得爽感，比在电
影院里面坐一两个小时来得更快、更强烈，电影
到底能够承担什么样的效能？

我的想法是：时代越来越快、变化越来越多，

慢的东西就越发有价值。我们可能要再回归到
电影最初始的状态。它不仅仅是科技上的一种
进步。我们有那么大的屏幕、那么好的影像，有
那么棒的细节呈现，是不是还要为了吸引观众而
进行快节奏的叙事方式？可能吃了那么多“快
餐”，也需要吃一些“慢餐”，引起大家更多的心灵
共鸣呢？电影应该是能够在影迷心里留下更长
时间效用的一种文艺作品。在时代快速的发展
中，一些最能打动人心的东西被不断抛弃，我觉
得现在可能是停下来去做回望的时代。

记者：《翠湖》被影评界看出有杨德昌导演
《一一》的风格。您有没有感觉一个大师时代正
在过去，电影创作者正处在一个断裂带的上面？

卞灼：刚才有朋友问我：“你拍《翠湖》时有没
有一个参考影片？”实际上，我在那个时期一直在
看《一一》，但杨德昌导演不能成为我的一个参考
物，因为我们所要表达的内核其实不太一样。我
这个电影有一种看起来“又老又新”的感觉，因为
这个故事应该发生在20年前，而不是当下这个
社会。我没有办法去做那个时代的还原，只能做
一个模糊处理：我用了一个当下的表达方式去拍
了一个以前的题材，也算是我的某种回望。

当下的社会很像当年日本一批电影导演出
现的那个状态，小津安二郎那一代，还有滨口龙
介、三宅唱这一代，他们拍的不是传统意义的文
艺片，更像是一个所谓的“庶民电影”：大家坚持拍
身边的故事、身边的市民、最普通的家庭，包括还
有是枝裕和，都在做这样子的电影。“庶民电影”没
有那么晦涩，在美学上的追求没有像《春江水暖》
那么极致。它更贴近普通市民的生活状态和精
神状态，在时代发展的某个阶段，它必然会出现：
我们可能越来越关照身周的世界，因为未来似乎
又远，似乎又近，确实是个让人非常焦虑的东西。

记者：昆明这个城市很放松，《翠湖》展现了
一个特别自然的生活状态，您之后还会拍云南题
材吗？

卞灼：是的，我就是把摄影机对准那边生活
的人，自然就会带出一种风景，一种风格。我更
喜欢去展现最普遍的、最具体的人的事情。我有
一个“家乡三部曲”的计划，《翠湖》是第一部——
众所周知，昆明有三大著名景点：翠湖、大观楼、
滇池，三部曲围绕这三个地方展开。另外，我觉
得云南有蛮多题材可以挖掘，我非常喜欢那种与
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类似唐吉诃德式的人物，之
后的创作会往这个方向去探索。

▲导演卞灼凭借《翠湖》获得
多个重要奖项。

2月8日一早，胶州市东小屯村，李艳家的院
子里挤满了正在排练的孩子。伴随着清脆的锣
鼓点，男孩们手拿木棒，女孩们手持扇绢，在她的
指导下一边扭秧歌，一边变换队形。

“队形得走齐，动作再柔一点，脚后跟轻轻落
地，别抬太高。”李艳穿梭在队列中，耐心纠正着
每个动作。此时距离农历春节不足十日，这支秧
歌队正为大年初一的胶州市新春秧歌会展演加
紧备战。

作为胶州秧歌的发源地，东小屯村承载着这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三百余年的记忆。作
为第七代传承人的李艳，已在这片土地上坚守传
承二十年，让古老秧歌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

“我们村秧歌不缺人”

“浩宇，注意跟紧队形！文宇，把棒子举稳
了！”排练场上，8岁的谈浩宇和13岁的杨文宇格
外显眼。最小的浩宇入队不久，动作虽略显稚嫩
却格外认真；而有着多年表演经验的杨文宇，早
已能熟练完成各类复杂队形。看着这些孩子，李
艳眼中满是欣慰：“我们村秧歌如今不愁没传人，
这都已经是我培养的第三批学员了。”

时间回溯到 2005 年，28 岁的李艳刚刚从舅
舅手中接过秧歌团团长的担子。彼时，胶州秧歌
经常受邀到外地演出，舅舅因为不会使用电脑，
没办法跟对方沟通协调、发送资料，便将村里秧
歌团团长的重任托付给她。“当时就一个念头，不
能让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在我们这代断了根。”
李艳回忆道。

接手之初，她一边协调组织各类演出，一边
把培养新生代作为核心任务，利用周末、寒暑假
组织免费培训。从6岁的孩童到四五十岁的中
年人，只要愿意学，她都倾囊相授。“一开始也有
困难，有的家长担心影响学业。”为了留住学员，
李艳不仅耐心劝说，还自掏腰包给孩子们买零
食、发演出补贴，用真心打动每一个家庭。

二十年来，李艳培养的学员遍布村里村外，
一批批孩子在秧歌的熏陶中长大。“第一批学员
都 30 多岁了，已经结婚、有了孩子，第二批是
2010年开始培养的，现在正是主力。再加上正在
练的这一批，如今村里随叫随到的演员少说有二
三十个，随时能拉出一支像样的队伍。”李艳说这

话时，语气里满是自豪与踏实。2006 年中央音
乐学院校庆、2009 年中央 CCTV3 舞蹈世界演
出、无数次省市秧歌大赛……这些闪亮的经历，
见证着她与学员们的荣光，也见证着东小屯秧
歌团的成长。

“发源地的秧歌就是要原汁原味”

“停一下，扇子不能往外推得太用力，动作不
能太夸张，要流畅自然。”排练中，李艳及时叫停，
给孩子们示范着传统扇舞的精髓。在她看来，东
小屯作为胶州秧歌的发源地，最大的责任就是守
住秧歌原汁原味的传统样貌。

胶州秧歌始于明末清初，马赵两姓族人闯关
东途中，沿街乞讨卖艺，逐步形成一种边舞边唱
的形式。三百年传承中，这套动作规范、服饰道
具、队形编排被完整保留下来，成为区别于其他
改编版本的核心特质。

“你看我们的脚步，脚后跟轻轻落地，不转不
扭不撵；男孩的对头棒，得对着打，难度虽大但这
才是老祖宗的规矩。”李艳边演示边介绍。如今
很多秧歌加入了转脚、高抬脚等元素，但东小屯
秧歌团始终坚守传统。

演出服饰和道具也始终遵循老一辈传下的
规制。“小嫚代表少女，得穿红衣红裤，头戴圆兜
帽，左手拿粉红手绢，右手拿团扇；‘棒槌’是男性
角色，红衣绿裤头戴瓜皮帽，代表儿子辈……”李

艳一一介绍着服饰的讲究，每一件都承载着历史
记忆。

为了让传统技艺不走样，李艳和村里的老艺人
杨茂富老师分工协作，她教女角，杨老师教男角，将

“三弯九动十八态”的精髓准确传授给每一位学
员。“很多大学生和外地团队来采风，就是为了看
最正宗的胶州秧歌。我们要是改了，就丢了根脉
了。”李艳坚定地说。正是这份坚守，让东小屯村成
为胶州秧歌传承的“活化石”。2013年，东小屯村获
评山东省十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特色村。

“我肩上的任务还很重”

虽然已经培养出一批秧歌传承人，但李艳的
心里还有遗憾。排练间隙，她拿出一本泛黄的册
子，上面记录着十几段秧歌小戏的唱词和曲谱。

“以前胶州秧歌不光有舞蹈，还有72部小戏代代
相传，可惜现在完整保留下来的只有十几部了。”
言语间，她难掩惋惜。

在李艳看来，秧歌传承远不止舞蹈动作的传
授，更包括秧歌戏的复原、乐队的组建等诸多方
面，这也是她未来要重点推进的工作。“以前演出
都是现场伴奏，唢呐、鼓、锣缺一不可，现在村里
的老唢呐艺人年纪大了，得赶紧培养接班人。”为
了组建稳定的后台乐队，她积极联系专业老师来
村指导，教孩子们吹唢呐、打锣鼓。

让李艳感到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
始关注和喜爱胶州秧歌。村里的孩子放学后，不
再抱着手机不放，而是愿意来院子里跟着排练；
文化馆和周边学校也纷纷邀请她去授课，让秧歌
文化走进校园。“我经常跟孩子们说，你们是发源
地的秧歌传人，将来走到哪里，都要记得这份文
化根脉。”她还有个心愿，希望能有一个固定的排
练场地和展示馆，把收集的奖杯、照片、服装等珍
贵资料好好陈列起来，让更多人了解胶州秧歌的
历史和文化。

临近中午，院子里的锣鼓点渐渐平息，孩子们
拿着李艳分发的零食，兴高采烈地讨论着寒假期
间的趣事。李艳收拾着道具，看着院子里欢声笑
语的孩子们，脸上露出了笑容。二十载春秋流转，
她用坚守让三百年秧歌薪火相传；未来岁月悠长，
她仍将怀揣热爱，扛起传承重任，让胶州秧歌在东
小屯这片沃土上生生不息，欢腾不止。


